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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台
灣
移
民
到
溫
哥
華
的
女
友
十

分
喜
歡
旅
遊
，
經
常
到
不
同
的
國
家
旅

遊
。
有
一
次
，
她
準
備
到
秘
魯
，
上
網

搜
集
資
料
時
，
意
外
地
看
到
當
地
一
個

慈
善
網
站
呼
籲
旅
客
：
﹁
多
帶
一
箱
衣

物
或
玩
具
給
當
地
貧
窮
的
家
庭
或
孤
兒
院
﹂，

她
覺
得
這
個
構
想
很
好
，
於
是
便
上
網
去
找

尋
她
第
一
站
利
馬
一
帶
的
孤
兒
院
資
料
，
並

與
他
們
聯
絡
上
，
確
定
他
們
所
需
，
然
後
向

同
事
收
集
了
一
大
箱
衣
物
及
玩
具
。
她
甫
抵

㝸
便
到
了
郊
區
的
孤
兒
院
，
旅
途
的
第
一

站
，
她
看
到
了
一
個
個
快
樂
而
滿
足
的
孩
子

笑
臉
！

從
那
時
開
始
，
每
年
長
假
，
她
每
到
一
地

方
旅
遊
之
前
，
必
先
行
聯
絡
當
地
的
孤
兒

院
，
為
他
們
做
一
些
義
務
工
作
。
她
到
過
厄

瓜
多
爾
的
幼
稚
園
去
看
護
幼
兒
；
到
西
藏
的

小
學
及
菲
律
賓
的
山
區
小
學
教
英
文
；
到
墨

西
哥
為
街
童
中
心
準
備
午
餐
；
到
肯
尼
亞
愛

甚
滋
中
心
照
顧
愛
滋
嬰
兒
。

年
前
，
她
傳
來
喜
訊
，
找
到
好
歸
宿
，
蜜

月
地
點
就
是
西
藏
。
她
要
與
新
婚
夫
婿
一
起

做
義
工
，
除
秉
承
她
的
義
工
旅
程
，
也
為
與
孤
兒
朋
友

分
享
她
生
命
的
重
要
階
段
。
這
位
女
友
身
體
力
行
，
把

內
心
堅
持
的
愛
帶
到
世
界
各
地
，
實
在
令
人
欣
賞
。

到
外
地
做
義
工
，
我
也
在
印
度
加
爾
各
答
德
蘭
修
女

的
慈
善
中
心
，
看
到
幾
位
來
自
香
港
的
女
孩
子
，
有
些

貢
獻
出
僅
有
的
幾
天
大
假
，
有
些
則
留
下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
同
樣
令
人
佩
服
。

香
港
人
十
分
喜
歡
旅
遊
，
每
逢
假
期
總
會
把
握
機
會

到
外
遊
玩
，
有
些
人
一
年
起
碼
一
次
去
玩
樂
。
甚
至
中

學
生
也
會
結
伴
外
遊
。
若
能
把
這
種
旅
遊
與
義
工
的
精

神
結
合
在
一
起
，
實
在
十
分
有
意
義
。
遊
覽
一
個
國

家
，
就
是
為
了
解
當
地
的
人
民
、
風
俗
及
現
況
。
一
地

的
繁
榮
及
風
景
當
然
令
人
嚮
往
，
若
作
為
旅
客
能
為
當

地
人
做
點
有
意
義
的
事
，
旅
遊
的
心
情
意
義
肯
定
會
不

一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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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好
幾
年
前
，
一
位
前
輩
文
友
笑
對
我

說
，
他
的
學
生
當
中
，
有
人
以
為
我
年
逾

八
十
！
如
此
說
，
以
我
的
﹁
文
章
年

齡
﹂
，
該
可
大
搖
大
擺
去
領
取
高
齡
津

貼
，
即
俗
謂
﹁
生
果
金
﹂，
可
惜
香
港
講

﹁
法
治
﹂，
只
論
實
際
年
齡
，
不
講
身
體
年
齡
、

腦
袋
年
齡
。
當
我
是
﹁
耆
英
﹂，
可
以
有
多
種
理

解
。
一
，
潘
老
人
家
行
文
老
氣
橫
秋
，
老
人
縱

未
癡
呆
，
亦
多
長
氣
而
討
年
輕
人
的
厭
。
如
果

要
自
我
安
慰
或
老
鼠
跌
落
天
平
自
稱
自
，
也
可

以
說
﹁
修
辭
古
樸
﹂、
或
者
有
﹁
古
人
風
﹂
吧
。

二
，
潘
老
人
家
思
想
﹁
封
建
守
舊
﹂、
不
夠
進

步
，
既
不
合
時
宜
，
就
該
被
時
代
淘
汰
了
。

又
曾
有
不
算
相
熟
的
朋
友
笑
說
：
﹁
潘
國
森

很
中
國
！
﹂
這
是
現
代
白
話
文
將
名
詞
當
作
形

容
詞
的
語
法
，
換
言
之
，
潘
國
森
﹁
不
夠
香

港
﹂、
﹁
不
夠
英
國
﹂。

近
年
香
港
市
面
多
了
甚
麼
﹁
普
世
價
值
﹂、

﹁
核
心
價
值
﹂
的
說
法
，
很
新
鮮
、
﹁
很
香

港
﹂，
卻
是
我
潘
老
人
家
年
輕
時
不
曾
聽
人
說

過
。
內
容
無
非
是
﹁
民
主
自
由
人
權
法
治
﹂
的
八
字
咒
語

及
其
變
種
，
回
憶
潘
老
人
家
初
上
大
學
時
，
就
有
學
生
會

的
頭
目
企
圖
向
新
生
灌
輸
。
有
人
深
信
不
疑
，
有
人
當
笑

話
來
聽
。

近
日
香
港
社
會
因
為
﹁
生
果
金
﹂
加
碼
的
問
題
吵
得
激

烈
，
人
權
的
界
線
何
在
？
有
人
質
疑
﹁
審
查
制
度
﹂
不
體

恤
貧
窮
長
者
，
其
實
該
是
﹁
申
報
制
度
﹂，
兩
種
思
維
不
盡

相
同
。
審
查
較
嚴
，
是
政
府
主
動
查
核
，
查
明
你
窮
才
多

給
生
果
金
。
申
報
較
鬆
，
只
要
求
當
事
人
自
述
，
你
老
人

家
﹁
報
窮
﹂
就
信
你
。
隨
機
抽
查
以
防
太
多
濫
取
，
算
是

點
個
卯
而
已
。

有
人
質
問
官
員
，
假
如
家
中
有
高
齡
九
十
的
耆
英
︵
比

潘
老
人
家
的
文
章
年
齡
尚
高
十
歲
︶，
歷
年
儲
蓄
了
兒
孫
孝

敬
的
零
用
錢
數
十
萬
，
是
否
在
轉
回
給
兒
孫
後
就
可
以
合

資
格
領
﹁
扶
貧
特
惠
金
﹂
？
官
員
答
合
，
便
被
﹁
輿
論
﹂

批
評
鼓
勵
轉
移
資
產
、
欺
騙
公
帑
，
教
唆
人
犯
罪
云
云
。

這
位
官
員
可
能
思
慮
未
周
，
但
是
所
謂
﹁
一
法
立
、
一
弊

生
﹂，
古
有
明
訓
。
這
真
是
道
高
一
尺
，
魔
高
一
丈
。
香
港

號
稱
法
治
之
區
，
意
圖
走
法
律
罅
當
然
要
自
己
承
擔
後

果
，
怎
能
要
求
官
員
擔
保
？

潘
老
人
家
既
是
﹁
很
中
國
﹂，
自
然
想
到
小
時
候
學
過

︽
禮
記
︾
的
段
落
：
﹁
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為
公
。
選
賢
與

能
，
講
信
修
睦
，
故
人
不
獨
親
其
親
，
不
獨
子
其
子
，
使

老
有
所
終
，
壯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長
，
鰥
寡
孤
獨
廢
疾

者
，
皆
有
所
養
。
﹂
那
位
九
十
歲
的
長
者
，
既
有
孝
子
賢

孫
﹁
親
其
親
﹂，
已
是
老
有
所
終
，
不
是
鰥
寡
孤
獨
，
難
道

非
要
將
﹁
人
權
﹂
享
到
盡
不
可
？

孔
子
說
：
﹁
道
之
以
政
，
齊
之
以
刑
，
民
免
而
無
恥
。
﹂

明
明
有
﹁
孝
子
賢
孫
﹂
供
養
，
不
愁
溫
飽
，
卻
﹁
慌
死
蝕

底
﹂
要
報
窮
，
這
就
是
﹁
法
治
﹂、
﹁
人
權
﹂
等
﹁
香
港
核

心
價
值
﹂
嗎
？
孔
子
又
說
：
﹁
道
之
以
德
，
齊
之
以
禮
，

有
恥
且
格
。
﹂
這
個
教
導
﹁
很
中
國
﹂，
卻
不
合
今
天
所
謂

﹁
香
港
核
心
價
值
﹂、
﹁
普
世
價
值
﹂
的
新
潮
流
。

潘
老
人
家
寧
願
多
一
點
﹁
中
國
﹂、
少
一
點
﹁
香
港
﹂。

「很中國」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青
山
橫
北
郭
，
白
水
繞
東
城
。
此

地
一
為
別
，
孤
蓬
萬
里
征
。
浮
雲
遊

子
意
，
落
日
故
人
情
。
揮
手
自
茲

去
，
蕭
蕭
班
馬
鳴
。

此
首
唐
詩
在
本
人
印
象
極
深
刻
之

處
，
在
於
最
後
一
句
﹁
蕭
蕭
班
馬
鳴
﹂。
回

想
當
年
讀
廣
東
師
大
中
文
系
大
一
時
，
接

觸
中
國
文
學
史
，
教
授
稱
民
初
有
個
很
重

要
的
東
北
才
女
，
筆
名
蕭
紅
，
生
在
哈
爾

濱
，
浪
跡
北
京
四
川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初
死
在
香
港
。
曾
與
她
生
死
與
共
之
男
友

亦
姓
蕭
，
名
為
蕭
軍
，
也
是
一
名
才
子
。

二
人
曾
是
同
命
鳥
，
恰
巧
就
是
﹁
蕭
蕭
班

馬
鳴
﹂
！
此
才
女
死
時
才
剛
卅
歲
，
葬
在

香
港
太
平
山
。
小
時
阿
杜
大
有
所
感
，
許

願
將
來
到
香
港
生
活
時
，
一
定
要
去
一
去

憑
弔
蕭
紅
墓
。
後
來
亦
得
知
蕭
紅
墓
在
淺

水
灣
附
近
。
可
是
空
有
此
願
，
倏
忽
已
近

五
十
年
，
仍
未
去
過
拜
祭
一
下
這
位
心
底
仰
慕
半
世
紀

之
前
輩
。
今
吾
已
老
邁
，
且
看
有
生
之
年
能
否
一
遂
前

志
吧
。

蕭
紅
是
民
初
典
型
革
命
女
性
，
在
哈
爾
濱
出
生
長

大
，
十
六
歲
時
發
生
師
生
戀
，
文
學
老
師
帶
她
私
奔
赴

北
京
匿
居
，
孰
料
此
時
才
發
覺
此
老
師
已
有
妻
有
子
，

感
情
受
騙
。
十
六
歲
之
蕭
紅
隻
身
逃
回
哈
爾
濱
，
不
敢

回
家
，
悄
悄
入
住
一
家
相
熟
小
旅
館
，
旅
店
主
收
留
管

吃
管
住
。
少
女
蕭
紅
拚
命
寫
稿
投
報
維
生
，
旅
店
主
負

責
交
稿
及
收
稿
費
，
蕭
紅
變
了
個
赤
貧
被
禁
錮
者
。
如

此
過
了
半
年
，
幸
哈
市
遇
上
百
年
不
見
之
豪
雨
成
水

災
，
一
家
報
館
之
編
輯
知
道
她
之
困
苦
，
乘
水
災
划
艇

到
旅
館
窗
下
救
她
出
來
，
然
後
兩
人
遠
走
高
飛
，
躲
了

入
四
川
。
這
位
仗
義
救
佳
人
的
文
學
編
輯
便
是
蕭
軍
，

兩
人
雙
宿
雙
棲
合
寫
了
一
部
︽
呼
蘭
河
傳
︾，
寫
出
東

北
人
動
蕩
，
受
日
軍
侵
佔
之
苦
難
。
二
人
文
名
響
起
，

但
蕭
軍
也
是
早
有
妻
兒
之
人
，
蕭
紅
百
般
傷
寂
離
開
蕭

軍
。
有
國
民
黨
人
帶
她
浪
跡
到
香
港
，
和
另
一
才
子
端

木
蕻
良
結
了
婚
，
蕭
紅
卅
歲
不
到
在
港
闖
出
盛
名
，
卅

一
歲
病
逝
於
香
江
，
至
死
未
能
再
回
故
鄉
。
真
個
是

﹁
蕭
蕭
班
馬
鳴
﹂，
令
人
為
她
之
一
生
淒
惋
哀
悼
。

阿
杜
在
印
刷
遺
物
中
看
過
多
幀
蕭
紅
照
片
，
端
莊
明

麗
雙
目
有
靈
光
，
任
何
人
都
會
一
眼
便
愛
上
她
的
錦
㡋

華
采
，
如
此
一
代
才
女
怎
教
人
不
懷
念
？
　

蕭蕭班馬鳴
阿　杜

杜亦
有道

大
學
曾
修
讀
﹁
古
籍
導
讀
﹂
一
科
。
上
課

時
，
書
桌
擺
放
了
一
本
由
簡
體
字
書
寫
的
參

考
書
，
被
討
厭
簡
體
字
的
湯
定
宇
教
授
一
眼

瞄
到
，
觸
怒
了
他
，
遭
他
教
訓
了
整
整
一
堂

課
。
放
學
後
，
湯
教
授
仍
﹁
窮
追
不
捨
﹂，

請
我
去
成
和
道
一
餐
廳
吃
﹁
碟
頭
飯
﹂，
繼
續
曉

以
大
義
，
細
析
簡
體
字
的
種
種
弊
處
。

湯
教
授
認
為
，
不
懂
得
繁
體
字
的
人
，
無
從
直

接
閱
讀
古
書
；
他
們
只
能
夠
被
動
地
、
毫
無
自
由

地
，
閱
讀
那
些
經
別
人
篩
選
過
後
、
改
為
簡
體
字

的
古
書
。
篩
選
者
操
﹁
生
殺
﹂
大
權
，
可
以
專
門

挑
選
那
些
配
合
﹁
時
宜
﹂
的
古
籍
，
操
縱
閱
讀
自

由
。湯

教
授
的
訓
導
，
終
身
不
忘
。

可
是
，
普
通
人
不
需
要
讀
古
書
的
，
認
識
簡
體

字
又
何
妨
？
學
習
中
文
簡
體
字
，
如
今
已
成
為
國
際
大
勢
所

趨
。英

國
政
府
制
定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
在
各
主
流
小
學
加

進
漢
語
，
或
校
方
﹁
強
制
性
﹂
要
七
歲
小
學
生
開
始
學
習
簡

體
字
和
普
通
話
。
政
策
宣
布
後
，
引
起
部
分
華
人
教
育
團
體

抗
議
。

居
英
華
僑
主
要
來
自
香
港
新
界
，
以
經
營
餐
飲
業
為
主
；

每
逢
星
期
五
、
六
兩
日
，
他
們
的
生
意
特
別
興
旺
，
經
常
半

夜
三
四
點
才
打
烊
。
雖
然
如
此
，
翌
日
依
然
清
晨
起
床
，
送

子
女
去
讀
周
末
中
文
學
習
班
︵
以
粵
語
和
繁
體
字
授
課
︶，

希
望
子
女
勿
忘
本
。

在
家
裡
，
這
些
來
自
香
港
的
父
母
用
粵
語
和
子
女
交
談
；

他
們
擔
心
，
將
來
學
校
以
普
通
話
授
課
後
，
子
女
無
所
適

從
，
甚
至
棄
學
；
由
港
人
主
辦
的
中
文
學
習
班
也
面
臨
關

閉
。曾

經
在
倫
敦
中
文
學
校
當
義
工
授
課
，
深
深
感
受
到
華
人

父
母
的
苦
心
。
他
們
送
子
女
入
課
室
後
，
通
常
在
校
門
外
等

候
，
一
等
就
兩
個
鐘
頭
，
冒
㠥
風
雪
。

如
今
學
習
簡
體
字
和
普
通
話
是
世
界
潮
流
，
沒
法
抵
擋
。

居
英
華
人
早
該
有
心
理
準
備
，
因
為
周
末
中
文
學
習
班
的
教

科
書
，
九
七
之
前
由
前
港
府
供
給
，
九
七
後
由
中
國
駐
英
大

使
館
供
應
。
至
今
十
五
年
了
，
不
應
出
現
爭
拗
。

簡體字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建
立
文
化
大
國
、
文
化
大
省
，
我

們
講
求
弘
揚
文
化
的
內
涵
，
一
定
離

不
開
飲
食
文
化
。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大

都
市
，
﹁
食
在
香
港
﹂
是
意
味
㠥
食

通
世
界
中
西
美
饌
。
然
而
，
若
講
到

香
港
中
菜
當
然
離
不
開
中
國
飲
食
文
化

了
，
皆
因
香
港
的
中
菜
是
中
國
菜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其
實
，
不
少
識
飲
識
食
的
老

饗
，
注
重
的
是
食
材
，
正
所
謂
﹁
不
時
不

食
﹂。
現
時
正
是
秋
意
濃
濃
的
日
子
，
廣
東

人
最
愛
吃
的
是
﹁
禾
花
雀
﹂、
﹁
蛇
羹
﹂，

而
早
有
﹁
食
在
廣
州
﹂
美
譽
的
廣
州
，
只

可
惜
﹁
禾
花
雀
﹂
被
禁
賣
，
幸
而
，
﹁
蛇

羹
﹂
正
當
道
，
從
江
南
運
來
的
﹁
大
閘
蟹
﹂

正
合
時
。

上
周
三
，
香
港
青
年
歌
唱
家
鄭
穎
芬
繼

六
月
在
北
京
國
家
大
劇
院
舉
行
個
人
演
唱

會
後
，
又
在
廣
州
大
劇
院
舉
行
個
人
獨
唱

會
。
應
她
的
邀
請
我
專
程
往
廣
州
，
陪
同

廣
州
海
外
聯
誼
會
會
長
孔
少
瓊
一
齊
去
捧

場
，
全
院
滿
座
，
掌
聲
雷
動
。
鄭
穎
芬
唱

民
歌
也
好
，
小
調
也
好
，
皆
如
珠
玉
落

盤
，
令
人
怦
然
心
動
，
感
人
得
很
。
多
才
多
藝
的
鄭

穎
芬
還
是
一
位
古
箏
專
家
，
她
自
彈
自
唱
周
杰
倫
的

︽
菊
花
台
︾
婉
轉
動
人
，
聽
出
耳
油
。
香
港
歌
星
在
內

地
當
然
少
不
了
唱
一
首
︽
東
方
之
珠
︾，
女
歌
星
必
然

也
會
來
一
首
汪
阿
姐
的
︽
萬
水
千
山
總
是
情
︾。
原
籍

福
建
，
成
名
在
香
港
的
鄭
穎
芬
，
歌
迷
來
自
香
港
、

福
建
、
北
京
和
珠
三
角
佛
山
、
番
禺
等
地
，
當
晚
，

各
自
組
團
的
歌
迷
來
捧
場
，
坐
無
虛
席
，
青
年
歌
迷

佔
大
多
數
。

聽
歌
前
，
我
們
去
附
近
的
﹁
隨
園
會
館
﹂
吃
晚

飯
，
大
閘
蟹
應
時
好
吃
不
在
話
下
，
我
們
更
品
嚐
了

此
菜
館
黃
老
闆
從
歐
洲
引
入
的
歐
洲
美
味
鮮
蝦—

—

新
西
蘭
原
產
地
南
極
深
海
水
蝦
，
是
深
海
八
百
米
至

一
千
二
百
米
稀
有
野
生
海
產
品
。
滑
滑
的
蝦
肉
彈
力

十
足
。
如
果
喜
歡
食
刺
身
者
，
此
冰
蝦
是
最
好
食
材

介
紹
，
口
感
清
甜
，
入
口
即
化
。
如
果
喜
熟
吃
的

話
，
則
用
蒜
蓉
蒸
也
可
，
另
有
一
番
滋
味
。
﹁
隨
園

會
館
﹂
布
置
有
如
家
的
感
覺
，
店
長
群
姐
及
她
的
屬

下
服
務
親
切
，
廚
房
出
品
一
流
，
廣
東
道
地
小
菜
，

三
五
良
朋
知
己
家
常
便
飯
，
很
溫
馨
。

「不時不食」
思　旋

思旋
天地

據
傳
地
產
領
袖
王
石
婚
變
了
，
網

上
過
節
了
。
烏
泱
烏
泱
的
網
民
和
媒

體
興
奮
得
不
知
怎
麼
辦
才
好
，
那
個

腎
上
腺
激
素
分
泌
的
，
就
跟
抱
㠥
美

女
的
是
自
己
一
樣
。

事
實
再
次
證
明
，
不
管
甚
麼
事
，
千
萬

別
讓
網
友
盯
上
，
否
則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六
十
一
歲
的
王
石
，
形
象
一
向
正
面
，
被

一
條
不
知
是
何
人
的
微
博
爆
出
離
婚
另
娶

八
十
後
女
演
員
田
某
的
消
息
，
頓
時
，
不

計
其
數
的
網
民
像
觸
到
血
腥
的
鯊
魚
，
飛

快
地
聚
攏
過
來
，
露
出
利
齒
，
瘋
狂
撕

扯
，
頃
刻
間
，
血
流
成
河
。

在
鮮
紅
的
血
河
中
，
有
人
第
一
時
間
挖

出
田
某
千
年
舊
檔
，
各
種
八
卦
尤
其
是
負

面
的
，
各
種
照
片
尤
其
是
暴
露
的
，
被
反

覆
轉
載
；
有
人
從
各
種
小
道
打
聽
出
王
先

生
的
財
產
分
割
情
況
；
明
顯
工
作
不
忙
的

閒
人
們
，
憑
藉
蛛
絲
馬
跡
，
憑
藉
火
眼
金

睛
，
憑
藉
柯
南
推
理
，
愣
是
找
出
了
田
某

的
匿
名
微
博
，
再
經
過
各
種
比
對
，
複
盤

了
王
田
戀
的
全
過
程
；
而
一
些
號
稱
王
先
生
友
人
的

人
，
更
是
第
一
時
間
積
極
放
料
，
一
會
兒
放
出
偷
拍

照
片
，
一
會
兒
爆
出
﹁
笨
笨
紅
燒
肉
﹂，
各
種
佐
證

﹁
老
王
確
實
戀
愛
了
﹂，
讓
人
不
得
不
感
嘆
明
槍
易
躲

暗
箭
難
防
。

求
證
階
段
過
後
是
思
想
挖
深
，
各
種
有
名
沒
名
的

人
都
忍
不
住
跳
出
來
對
這
件
事
指
指
點
點
、
評
頭
品

足
一
番
，
其
中
，
有
女
人
悲
憤
呼
號
，
說
王
先
生
拋

棄
糟
糠
，
讓
人
再
也
不
能
相
信
愛
情
了
；
有
男
人
大

義
凜
然
，
說
﹁
一
個
人
如
果
沒
有
家
庭
責
任
感
，
那

滿
口
社
會
責
任
感
有
可
信
度
嗎
？
﹂。
然
後
就
有
﹁
圈

內
人
﹂
自
告
奮
勇
回
應—

—

實
則
跟
爆
料
沒
兩
樣—

—

說
老
王
這
些
年
婚
姻
都
名
存
實
亡
，
此
舉
是
脫
離
苦

海
，
應
該
祝
福
；
還
有
人
打
抱
不
平
，
說
誰
規
定
的

企
業
家
就
必
須
得
有
家
庭
責
任
感⋯

⋯

另
有
相
當

一
部
分
人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王
田
二
人
相
識
的
地

點—
—

長
江
商
學
院
的E

M
B
A

班
上
，
並
由
此
掀
起

﹁
美
女
釣
金
龜
婿
、
人
脈
圈
子
、E

M
B
A

潛
規
則
﹂
等

等
的
相
關
討
論
及
各
種
段
子
。

中
國
有
句
俗
話
叫
鹹
吃
蘿
蔔
淡
操
心
，
不
關
你
事

的
心
操
多
了
其
實
是
侵
權
，
而
侵
權
的
人
多
了
，
其

實
就
是
暴
力
，
而
且
是
殺
了
人
不
用
坐
牢
的
那
種
。

鹹吃蘿蔔淡操心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我曾經差點被踩踏致死。
那時候，開往郊區花溪的班車很少，而花溪作

為一個少數民族聚集地，每到周末不僅僅有集
市，還是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們歡聚的好去處，
也是貴陽市區城市人周末遊玩的後花園。人們蜂
擁而至，帶㠥巨大的熱情，歡歌熱舞的熱情。
我是去讀書的，我和人流是逆向的。他們去的

時候，我回來；他們離開的時候，我去。
我背㠥雙肩書包，個頭小小的，身高才齊成年

人的肩膀。每當車子拐進花溪車站，人們就開始
圍㠥車子奔跑。車門一開，等不及車上的人下
來，下面的人就開始往上擠了。
那時候，做不到「先下後上」，也沒有現在的

「前門上客，後門下客」的強制性要求。沒法禮讓
的，否則，就沒有座位了。
三十年過去，搶佔座位，國人的惡習依然。這

是從生存壓力延伸到一切領域的焦慮感吧，也是
一代傳向另一代的惡的潛移默化、言傳身教吧。
我要下車，可是下不去，人群往上湧。我身後

的人發現我不會擠，也推不動我，擠到側邊去
了。我記得當時是這麼一空，倒下去的。那種驚
慌的感覺令人十分恐懼，我突然被身前的人推
倒，滑到了車踏板上，別人的腳就要踩上來了。
我尖叫㠥。站在門邊的售票員是一個大男孩，他
彎腰一把抓住我的雙肩包把我提拉了起來，我哭
㠥，扶住扶手，嚇得瑟瑟發抖。他吼㠥其他人，
把他們扒開，我才下去了。
回家後，給父母說起這件事情，說㠥說㠥，又

哭了起來，那些混亂的腳令人害怕。父親說，很
謝謝這個售票員，要不然後面的人踩上來，你就
完了。
父親沒有教我如何「擠」，而是教我如何

「讓」。比如等所有人都上完了，再下車。雖然車
子塞得滿滿的，很難擠出去，但是不會有生命危

險。最多，把你帶到下一站，你不得不走回來。
雖然累一點，但是是安全的。父親還說，出門要
有禮，禮多人不怪，無論多麼兇惡的人，對有禮
貌的人都會客氣的。另外，遇事要冷靜，能忍讓
的忍讓，沒有過不去的事情，吃點虧沒有甚麼。
大學畢業到杭州，回家沒有同學結伴，只是自

己一個人了。那次沒有買到臥鋪票，等到捏㠥車
票走向位置，天哪，一車廂的男孩子，全都光㠥
上身，全都剃了光頭。他們是到杭州來實習的畢
業生，實習結束，由校方買集體票，一節車廂就
是這些看㠥令人害羞的男孩子了。那時候是盛
夏，氣溫高達37攝氏度，而火車還沒有發展到空
調車，還是老式的綠皮車。我的位置靠窗，我請
窗邊的男孩子讓我，他讓了，我鬆了一口氣。一
車廂都是同一個學校的熟識的學生，車廂裡只聽
見他們興奮地聊天、打牌，比一般的車廂更加吵
鬧。
我很害怕被欺負。大約中國人出門都有這樣的

心態，害怕被欺負。大學時候，和男同學一起坐
火車回家或者返校，也是希望能夠得到照顧。陌
生人之間只會爭搶、爭鬥，強者欺負弱者，很少
相互照顧。如果被照顧了，那是偶然的，那是自
己的幸運。
我是一個看㠥比自己實際年齡小的人，說出自

己的實際年齡，別人還要驚訝的，而誇大自己的
年齡，別人就更加不相信了。但我那會兒習慣性
地誇大自己的年齡，為了避免被人欺負。
有一回和一個哺乳期的女人同座一排位置，她

看㠥粗蠻的，她和丈夫說話的時候，喉嚨很響，
壓倒一切的感覺。我害怕被欺負的感覺又升上來
了。我不想說話，可是她要說，一直問我問題。
我有點怕她，只好被動地回答問題。
「你在哪裡讀書呢？」
「上班了。」

「你在哪裡工作呢？」
「杭州。」
「你多大？」
「25。」
「根本看不出來，你最多18歲，還在讀書吧，

沒有工作吧。」
她和我說㠥話的時候，在位置上墊了一塊毛巾

毯，把餵飽了的小寶貝安放在上面，讓小寶貝睡
得舒舒服服的。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位置讓去了
一大半。我是很喜歡小孩子的，看㠥小孩子圓圓
的臉和肉嘟嘟的腳丫，可能流露出了喜歡的表
情，令她覺得可信了。
「你以後要是當媽媽，肯定是一個很好的媽

媽。你都25歲了，有對象了嗎？也應該嫁人生孩
子了吧。」她說道。
「我才21歲呢。」我被這個尷尬的話題逼得突

然冒出了實話。
「呵呵，你看㠥就不像是25歲的人，看㠥就是

一個學生。21歲也不小了，在我們農村也應該結
婚生孩子了。」
我和株洲鐵路學校一群脫光了上身的男孩子坐

在一起，內心十分侷促，比和那個年輕媽媽坐在
一起緊張多了。那時候不懂得，他們是學生，還
不油滑，雖然不穿上衣，但對陌生人也一樣懷㠥
警惕。他們也怕我呢。
我一直望㠥窗外，欣賞㠥窗外的風景。對座的

一個男孩子要開窗，想把一盒吃不下、不好吃的
盒飯扔出去。這盒飯，他徵詢了近處遠處好幾個
男孩的意見，都表示不吃，扔了算了。其實車廂
連接處有垃圾桶的，可那時候，就是這樣的習
慣，垃圾隨手扔的。
現在，惡習依然，垃圾隨手扔的。
我是順㠥風向的，他是逆㠥風向的。他把盒飯

往外一拋，盒飯卻被風兜了回來，他驚訝㠥回頭
一看，盒飯全灑在了我的身上。唔，我悶㠥，開
始打掃頭髮上、臉上、身上的戰場。男孩子不好
意思了，找㠥塑料袋子幫我收拾㠥灑了一身的米
飯菜葉和湯汁。收拾完了，我還是悶㠥，看㠥窗

外。
「你好好哦，沒有罵我。」他突然說。
我怎麼敢罵你呢，我一路都在害怕你們，我心

裡想㠥，不過卻說，「為甚麼要罵你？」
「我把飯灑在你身上了。」
「哦，灑了就灑了吧，沒有關係的。」
「大學生的素質都這麼好嗎？」他問。
「沒有吧。」我回答，才想起來很多女孩子是

潑辣的，會罵人，包括女大學生。
「我也想考大學的，沒有考取，就讀了技校。」
「技校也好的啊。」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討論大

學和技校的分別，只好說技校也好的。
「技校的學生都會脫光衣服的，你害怕了吧。」

他說到這裡，我笑了，他也知道的啊。
「你們為甚麼都剃光頭呢？好像罪犯一樣。」

我終於斗膽問了。
「天氣太熱了，一個剃了，其他的都跟㠥剃

了。」他笑道。
到了株洲，他們該下車了。他和我告別，「對

不起啊，灑了你一身的飯。下回有緣，我們再坐
同一趟車。可我是技校生，你是大學生，可能再
也遇不到了。」
「技校生和大學生是一樣的啊。」我說㠥，和

他道別。
再見哦。
再見。
車廂一下子很安靜，還有點不習慣呢。

退一步 海闊天空

■退一步海闊天空。 網上圖片


